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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现阶段我国正处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小康社会全面实现的关键在于乡村振

兴战略的切实推行，乡村振兴的逻辑生长点在于农村职业教育。本研究立足于我国当今农村职业教育

发展的“应然”愿景与“实然”样态，以教育精准扶贫为“必然”路向，以“扶志”“扶心”“扶智”“扶资”“扶

业”为逻辑框架，以形成“以教促智”“以智促富”和“以富促教”的良性循环为根本任务，试图构建体现

“普职成统整”“农科教统筹”等思想的农村职业教育精准扶贫融合模式。通过“以农为本”的价值观为

农村教育寻找“外推”与“内生”共进式精准扶贫的发展道路，遵循让农村学生“升学有基础，务农有技

术”“不求人人升学，但求个个成才”的基本理念，推行“课程、课堂、基地、产业、农校、高校”为一体的

“六联动”运行模式，力求体现“职业教育普通化，普通教育职业化，基础教育综合化，职业教育终身化”
的农村职业教育发展思路与融合式战略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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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背景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 中发〔2018〕1 号) 强调，提高农村民生保障水

平，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必须优先发展农村教育事业，必须把人力资本的开发放在首位。农村教育的发

展再一次被置于国家理想与国家战略发展的优先位置。而从我国当前农村发展与农村教育的实际情

况来看，农村地区贫困问题依旧严峻，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 2017 年末，全国农村贫困人

口高达 3046 万人，其中在我国中西部，农村贫困人口达到 2746 万人，占全国农村贫困人口的 90% 左

右，由此看来，中西部农村地区的扶贫工作还任重道远。不仅如此，这些农村地区人口受教育程度普遍

偏低，文盲、半文盲农民占比还较大，这种“贫”与“愚”的恶性循环又严重阻碍了农村城镇化、农业现代

化和美丽新农村建设。而作为推进农村发展的关键力量，农村教育，尤其是与农村发展联系最为紧密

的农村职业教育，一方面因自身的固步自封与程式化运作，出现办学模式单一、发展路向不清晰、课程

设置不合理、教学实践脱离农村实际、所培养的学生“升学无基础，务农无技术”等现实问题; 另一方面，

农村职业教育单维层面“自系统”管理，加速了普通教育、职业教育、成人教育系统的彼此割裂，远不能

适应城镇化推进所引发的人口职业转变、产业结构调整、农村土地及地域空间变化等复杂情况，在一定

程度上造成农村资源配置要素结构性失衡、“去农”与“农民荒”矛盾等问题丛生。由此看来，当前农村

教育，尤其是农村职业教育自身存在着诸多病症，不仅不能有效解决农村地区“贫”与“愚”的问题，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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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可能会对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形成一定阻碍，以至于沦为制约我国乡村振兴与农村可持续发展的绊

脚石。
事实上，作为农村教育、职业与成人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与统整力量，农村职业教育直接面向农

村、对接农业、服务农民，为贫困地区农民提供普通文化教育和技术技能培训，是有效解决农村问题的

关键力量，能够为国家乡村振兴战略提供重要支撑。农村职业教育在促进农村社会发展和教育扶贫工

作中扮演了三重服务角色: 一是为农村学生的生涯发展服务，即通过为农村学生提供相应的专业文化

教育，为其终身职业的确定和发展奠定文化基础; 二是为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服务，即通过提供相应

的职业教育服务，为农村经济发展提供丰富的人力资源保障，从而为乡村全面振兴提供有效的产业经

济支撑; 三是为农村家庭的精准脱贫服务，即为农村家庭提供相应的成人教育与实用技术技能培训，从

而培养大批“懂技术、会经营、有文化”的新型农民，为农村家庭的脱贫致富提供智力支持。
由于农村职业教育是一种横跨农村“职业域”与“教育域”、关涉“普职成”等多领域要素、结构体系

极为复杂的关系系统，推进农村职业教育的发展变革，需要充分利用农村职业教育的“跨界”融合优势，

有效统整各领域关系要素。一方面推进供需结构要素之间的整体性调整与匹配，通过推进农村职业教

育供给与农村贫困地区发展需求之间的精准对接，实现农村职业教育的“精准”扶贫; 另一方面根据不

同贫困地区环境、不同贫困农户状况，科学调整教育与培养培训模式，对扶贫对象实施精确帮扶以实现

“精准”脱贫。然而，这种整体性变革需要一种有效协调各要素关系的具体模式作支撑。为此，推进农

村职业教育发展变革，需要立足农村贫困地区的问题现状与发展需求，整体推进各系统要素的重组，以

农村职业教育办学模式改革为契机和突破口，建构能够有效统整农村普通教育、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

并集职业教育普通化、普通教育职业化、中学教育综合化与职业教育终身化为一体的综合性融合模式。
通过建构“普职成统整”的农村职业教育融合模式，培养“升学有基础，务农有技术”的复合型人才，培

养“懂技术、会经营、有文化”的新型农民，在助力“去农”与“为农”、农村脱贫与乡村振兴同步推进的同

时，也有效实现农村职业教育与农村经济社会的共生共赢发展。

二、农村职业教育精准扶贫融合模式的理论设计

农村职业教育精准扶贫融合模式( 以下简称“农村职业教育融合模式”) ，立足农村“贫”与“愚”问

题，以农村脱贫与乡村振兴为目标愿景，以农村职业教育精准扶贫为手段，以“扶志”“扶心”“扶智”“扶

资”与“扶业”为逻辑框架，在课程设计上统整“普职成”教学内容，在教学上实现“理实一体”。该融合

模式之“融合”体现为: 一方面是农村职业教育与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融合，另一方面是“普职成”与

“农科教”的内容融合。事实上，农村职业教育要科学构建与有效推行精准扶贫融合模式，必须聚焦在

课程模块设计与教学模式改革上。通过课程模块设计体现“普职成统整”，实现课程上的“三教渗透”，

助推内容深度融合; 通过教学模式改革体现“农科教统筹”，实现教学过程上的“理实一体”，助推产教

深度融通。
(一)教育理念与目标

在传统应试教育观念影响下，贫困地区农村的教育是“亏本”的教育，一方面，贫困农村升入高一级

学校的学生千方百计想留在城市，远离农村; 另一方面，考不上高一级学校的农村学生，由于缺乏农业

实用技术，不能也不愿务农，也远离农村去城市。故此，农村职业教育融合模式要坚持“以农为本”与

“以生为本”的价值核心，在教育扶贫目标理念上定位要“准”，才能保障在扶贫手段上的“精”，不仅要

满足学生自身发展需求，也要为当地经济社会服务，通过对农村人才的培养来推动农村经济社会的发

展，这便是农村职业教育在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上的战略使命，这也是农村职业教育切实服务农村经

济社会发展的战略选择。基于此，农村职业教育融合模式应体现让农村学生“升学有基础，务农有技

术”“不求人人升学，但求个个成才”的教育理念( 朱德全，2015，第 80—86 页) 。这充分考虑了我国农

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状况，并指明了我国农村教育发展的新时代战略路向，既能为农村学生升入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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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学校打下科学文化基础，又能让农村学生获得最基本的实用技术，让农民接受农业生产技术与技

能的培训，进而探索出一种充分体现农村发展需要的特色素质教育模式。
基于以上理念，“普职成统整”的农村职业教育融合模式始终坚持以乡村振兴与精准扶贫为目标，

以形成“以教促智”“以智促富”和“以富促教”的良性循环为根本任务，建构“扶志”“扶心”“扶智”“扶

资”“扶业”的扶贫目标框架。具体表现在三大行动任务上，一是建立农村特色教育资源库，为精准扶贫

与乡村振兴提供基础保障; 二是建立农村职业教育扶贫实验“示范田”，为精准扶贫提供经验借鉴; 三是

施行“普职成统整”的职业教育模式，为改革实验提供行动框架。
农村职业教育融合模式在框架构建上，也充分借助有针对性的教育理论做学理支撑。其一是马克

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尤其是劳动教育思想。马克思认为，全面发展的人是精神和身体、个体性和

社会性都得到普遍、充分而自由发展的人; 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唯一办法( 靳

希斌，1992，第 109 页) 。马克思的劳动教育思想充分表现出在劳动中教育，在教育中劳动，在劳动中培

养自由、和谐、充分、全面发展的人的精神内涵。因此，农村职业教育应该切实培养符合农村社会经济

发展需求的劳动人才。其二是教育民主化理论。民主化理论强调既要追求教育机会的均等，也要追求

教育的自由与民主，更要追求以学生的差异为本，以学生的需求为本。农村职业教育融合模式充分照

顾学生个体差异、能力差异和需求差异，是真正意义上的素质教育。其三是学习型社会建设与终身职

业教育理论。西德尼·马尼提出，“所谓终身职业教育就是把劳动力所体现的各种社会价值统一于个

人的人格价值的结构之中，使劳动成为人人享有的、富有意义的，并且能够使人得到满足”( 王璐，1985，

第 62—63 页) 。学习型社会建设与终身职业教育理论认为，每一个社会劳动者也应是终身学习者，人

人在劳动中教育，在劳动中学习，在劳动中发展，在劳动中富有人格价值，使劳动与教育贯穿人的终身

发展之中。由此观之，“普职成统整”的农村职业教育融合模式包括了成人教育范畴，教育对象自然涵

盖广大农民。因此，“升学有基础，务农有技术”“不求人人升学，但求个个成才”的教育理念以及通过

“普职成统整”助推农村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的教育目标，是全面发展教育、教育民主化、学习型社会建

设和终身职业教育理论在农村职业教育融合模式上的生动体现。
农村职业教育融合模式的教育理念与目标也力求寻找到三个理论层面的结合点，一是在宏观层面

寻求农业科技与农村职业教育的结合点，真正体现“农科教统筹”的国家战略; 二是在中观层面寻求普

通教育与职成教育的结合点，真正体现“普职成统整”的融合思路; 三是在微观层面寻求课程模式与教

学模式的结合点，真正体现“课程、课堂、课题”的“三课整合”教研行动思维。
(二)价值表征

就当今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由于城乡二元结构比较突出，农村职业教育，尤其是农村中等职业教

育仍存在教育职能偏失、简单套用城市教育模式、学科教育取向一味偏重知识文化等问题，因此，探寻

“普职成统整”的农村职业教育融合模式是农村职业教育寻求“外推”与“内生”共进式改革的有效路

径，可以突显出农村职业教育在人才培养、资源整合与乡村建设方面的多重价值。
首先，农村职业教育融合模式的推行，一是让学校教师在“教学中研究、研究中教学”，在“教学中劳

动，劳动中教学”，能够打造出一支专业化的服务农村脱贫和教育扶贫的“双师型”队伍，使农村教师的

专业化发展成为现实; 二是为农村学生提供了丰富的学习资源和多元化的成才路径，让学生在“学习中

劳动，劳动中学习”，在“学习中探究、探究中学习”，既能为高一级学校输送优质生源，也能为新农村建

设输送大量优秀的技术人才，使农村学校真正回归培养人的教育本真; 三是为培养培训“有文化、懂技

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提供了服务平台，让农民在“生产中学习，学习中生产”，在“劳动中致富，致富

中劳动”，改变“贫、愚、惰”的不良状态。因此，农村职业教育融合模式的推行，能够真正突显出教育扶

贫与服务农村脱贫的价值理念，体现了农村职业教育在发展农村教师、培养农村学生以及培训新型农

民上的人力资本供给价值。
其次，农村职业教育融合模式的推行，能够整合农村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多方资源，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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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多元力量的有机统整有助于加大农村职业学校基础建设力度，实现农村职业教育资源利用效率

与效益的最大化; 另一方面，在农科教结合的教育体系中，推进农村职业教育“三中心”( 即农村文化教

育中心、农技培训推广中心、创业指导培训中心) 在资源平台上的统整，使有限的教育资源通过农村整

体资源共享，持续地为农村脱贫致富提供支持与服务，把文化教育、技术教育与产业开发结合，推动农

村经济社会向产业化、集约化、现代化方向发展。
再次，农村职业教育融合模式的推行，能够助推乡村建设的可持续发展，该模式始终以基地为主

线，让学校、农户与产业有机联系起来，通过农产品的开发、推广、生产、加工、销售，催生出农村发展的

产业经济链，这种经济链在“校企合作”“校农合作”的过程中能催生大规模经济效益。同时以市场为

导向，通过学校的技术指导和市场信息共享帮助农民脱贫致富，使农村职业教育在新农村建设中重新

焕发强大活力，为农村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提供切实可行的平台保障。从理论上讲，农村职业教育要

注重“从人力资本提升角度出发完善人力资源供给机制，优化人力资源供给结构，提升职业教育服务经

济社会发展的能力”( 李政，2016，第 65—70 页) 。西奥多·舒尔茨认为，“个人收入的增长和个人收入

差别缩小的根本原因是人们受教育水平普遍提高，是人力资本投资的结果”( 舒尔茨，1990，第 25 页) 。
依据人力资本理论，对农村学生与广大农民进行教育、职业培训将增强农村社会的人力资源开发力度，

优化农村社会的人力资源供给结构，提高农村教育的服务能力，强化农村社会的智力支撑，增加农户和

农村社会的经济收入，促进个人与社会的经济增长。因此，农村职业教育融合模式的推行，通过“以教

促智”“以智促富”的扶贫思路，推动农村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这即是该模式在农村精准扶贫和乡村

振兴道路上突显出的社会价值。
(三)理论逻辑和运行机制

农村职业教育融合模式始终是全系统、全过程、全方位的结构性与过程性融合，这种整体性融合的

理论逻辑体现出教育内部与外部系统相关联的宏观逻辑、教育系统整体结构相依存的中观逻辑以及教

育系统内部要素优化整合的微观逻辑。这三大理论逻辑体现在宏观层面即是“产教融通”与“农科教统

筹”; 体现在中观层面即是“教劳结合”与“普职成统整”; 体现在微观层面即是“课程教学统合”与“课堂

基地对接”。“产教融通”与“农科教统筹”属于农村职业教育的结构性与综合性改革，主要指向农村职

业教育内外关系的联动与协同;“教劳结合”与“普职成统整”属于学校办学思路与办学模式的整体性

改革，主要指向学校教育内容与教育途径的路向性与结构性调整，力求通过普通教育培养“德智体美

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与接班人”，通过职业教育培养高素质的技术技能型人才，通过成人教

育培养新农村建设的新型农民，充分体现“在劳动中教学”与“在教学中劳动”、“在学习中劳动”与“在

劳动中学习”、“在生产中学习”与“在学习中生产”的农村职业教育多元化发展路向; “课程教学统合”
与“课堂基地对接”属于学校教育内部要素与培养路径的统筹性改革，主要指向学校课程结构与教学模

式的匹配性实践创新，以及课堂内与课堂外的“理实一体”对接。
农村职业教育融合模式在运行机制上，力求体现以上三大理论逻辑的协同与优化，使该模式在运

行过程中能够实现系统功能的最优化与教育效益的最大化。要实现系统功能的最优化与教育效益的

最大化，必须把握好教育内外系统的关键要素，这便涉及到六个关键环节，即“课程、课堂、基地、产业、
农校、高校”。为此，融合模式的运行就必须在六大关键环节上体现出动态性、一体化的“联动”机制。
在课程设置环节，要将国家、地方与校本三级课程调整为学科文化课程与综合实践课程两大模块，前一

模块集中体现让学生“升学有基础”，后一模块集中体现让学生“务农有技术”; 在课堂教学环节，要推

行“三级课堂”立体式教学实践改革，即第一课堂集中体现让学生“必修国家文化课程”，第二课堂集中

体现让学生“弹性选修兴趣课程”，第三课堂集中体现让学生与农户“在实训基地学习种植、养殖、加工、
运销等实用技术并参与社会实践活动”; 在基地实训环节，要全方位调动学生与农户的积极性，使专家、
教师、学生与农民形成实践共同体，充分推行“三园基地”一体化实训模式( 朱德全，2015，第 80—86
页) ，即以学校为主体的校园基地、以农户为主体的庭园基地以及以村寨为主体的田园基地; 在产业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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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环节，要助推学校、农户、村社“三级实体”的有效开发，并能做大、做强实体，使其能对乡村建设起到

示范引领作用; 在农校建设环节，要整合农村成人教育的多元化教育资源，让农村职业教育“三中心”职

能与“普职”教育职能共同为新农村建设与乡村振兴服务; 在高校引智环节，要体现高等学校、地方政

府、农村学校即“UGS”的三方联动机制，利用高校专家做好课程开发，尤其是得到技术指导，获得切实

有效的智力支持。
(四)精准扶贫逻辑框架

农村职业教育融合模式立足于我国当今农村教育的“应然”愿景与“实然”样态，着眼于教育精准

扶贫的国家战略，力求构建“扶志”“扶心”“扶智”“扶资”与“扶业”的逻辑框架，助推教育精准扶贫战

略。
1．“扶志”: 以新农村建设的美好愿景唤醒脱贫致富的志趣与志向

农村精准扶贫首先必须精准“扶志”，要尽可能让农民与农村学生有脱贫致富的远大理想与抱负，

转变其思想观念的城市化倾向。当前，农村条件落后，环境较差，社会对农村与农业生产缺乏认同，广

大农民与农村学生一心只想跳“农门”，向往城市生活，不愿务农，也不能务农，这主要是由于长期以来，

我国的教育模式与教育内容均存在城市化倾向，忽视了农村与城市的差异性，缺乏农村特色，缺乏乡土

气息，缺乏农业生产知识的教育意识，培养出来的学生普遍存在思想、知识与能力不适应农村发展实际

与需要的问题。美国学者菲利普·库姆斯( Coombs，P． H． ) 曾指出，学校中的“学术性、城市化和现代化

地区导向的课程不能适应大多数农村青年的学习需求与生活需要。而且，这些引进的教育模式使最聪

明、有很强学习动机的儿童脱离他们的农村环境，正好刺激了他们移入城市的愿望，而不是促进他们留

在农村发展自己的社区”( 库姆斯，2001，第 16 页) 。因此，农村职业教育融合模式重在培养广大农民与

农村学生发展美丽新农村、建设自己美好家园的社会使命感与责任担当，强化“就在农村”与“到农村

去”“农村也有广阔天地，农村也大有作为”的教育思想与意识，让新农村建设的美好愿景唤醒脱贫致富

的志趣与志向。
2．“扶心”: 以真情与真心感化依赖与懒惰之心

国家对农村精准扶贫的人性化政策也有可能让部分农民产生等待、依赖的思想，所以，精准扶贫必

须“扶心”，要在情感上感化广大农民与农村学生，让其具有自力更生的主体意识，以自己的努力与实力

来摆脱贫困，激发奋进之心，实现农村精准扶贫在“外推”与“内生”两条路向上的共进式发展。农村职

业教育融合模式在教育内容与途径上，既注重增加反映农村特色与乡土气息的素材，让农村美丽的自

然与人文景观样貌充分展现在大众眼前; 又能把“劳动教育”体现在农村职业教育的各个环节之中，让

广大农民与农村学生热爱劳动，热爱劳动人民，热爱农村，热爱农业生产，并具有良好的劳动习惯，尤其

能够具有浓厚的靠劳动致富的情感意识; 还能把“工匠精神”融入到农村职业教育的方方面面，使广大

农民与农村学生具有“匠心”“匠艺”与“匠魂”的崇高劳动境界，充分激发其追求劳动“真、善、美”的思

想信念与精神品质。
3．“扶智”: 以学习型农村与终身教育理念培养“懂技术、会经营、有文化”的新型农民

农村精准扶贫的关键在“扶智”，必须通过农村职业教育的育人与服务功能，在人力资源建设与文

化建设两个方面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供智力支撑。在农村人力资源建设方面，必须根据农村社会

发展的实际需要，培养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实用技术专门人才，全面提升农村人力资本水平，优化农

村从业者人力结构，使乡村振兴有人才支撑，脱贫致富有中坚力量。而农村文化建设必须超越农村客

观条件的限制，构建有农村特色、有优良传统、有自然气息、有人文精神的农村乡土文化。因此，农村职

业教育融合模式基于农村环境文化、精神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的建设，突显农村文化的生命力、创
造力与感召力，让广大农民与农村学生能够从这种自然淳朴、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文化生态中汲取营

养。农村“扶智”始终指向于学习型社会与终身教育体系的建设，让农村成为具有可持续发展性和生命

活力的学习型社会组织，让广大农民与农村学生具有“活到老、学到老”的终身教育理念与精神境界，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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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阔农村成为浓厚的文化场域，让农村人成为新时代的文化人。
4．“扶资”: 以多种经费来源“雪中送炭”，以“星星之火”点燃“燎原”之势

农村职业教育要实现精准扶贫，必须建立健全相关的经费保障机制，强化政府投入的长效机制，确

保农村职业教育发展的基本条件，促进农村职业学校、县级职教中心、乡镇成人文化技术学校等的标准

化建设，建立多元化的经费投资渠道，让有限的扶贫资金与农村职业教育基本经费能够取得“星星之

火，可以燎原”的效果。农村职业教育融合模式的推行，需要基于“普职成统整”的办学理念整合农村职

业教育资源，集聚有限的农村职业教育经费，发挥教育经费的最大功效。尤其是“三园基地”即校园、庭
园、田园基地建设，可以统整国家各种扶贫资金与农村职业教育经费，也可自行筹措实体产业的盈利收

益，让农村职业教育经费得到多方力量的协同支持。农村职业教育融合模式的推行也需要国家与地方

政府投入专项的教育扶贫改革与试验经费，使该模式在农村贫困地区能够产生广泛的效益，进而提升

该模式的外在效度，使教育扶贫这一先导性、基础性国家战略在中国广大农村落地生效，真正实现“拔

穷根，阻断代际贫困”( 姚松，曹远航，2018，第 53—58 页) 。
5．“扶业”: 以“产教融通”基地建设平台搭建“产业致富”的发展舞台

农村职业教育精准扶贫，必须建立与企业的深度合作，以产业与市场为导向，建立校企协同育人的

办学机制，使育人更有针对性与实效性。通过“产教融通”，开展订单式培养与实训式培训，让农村学生

全面掌握农业生产的实用技术，也让广大农民接受农村实用技术的专题培训，进而提升农村地区青少

年的就业与创业竞争能力，让其能够以自身能力与实力摆脱贫困。通过构建“三园基地”的“产教融

通”实训平台和产业平台，既能够为新农村建设搭建“产业致富”的发展舞台，为“农教企”协作模式的

创新与“三农”教育集团的构建开辟一条切实可行的改革新路; 也能够促进农村人才从城市回流，确保

形成农村人才真正在农村建设中发挥中坚力量的良性格局，从而带动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因此，

农村职业教育的精准扶贫离不开教育的“扶业”，以“扶业”来实现教育的社会服务职能，也为新时代中

国农村职业教育的发展指明了切实可行的道路与方向。

三、农村职业教育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的战略愿景

农村职业教育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着手于农业人口智力结构的优化和农村劳动者整体素质的提

升; 着力于“普职成统整”“农科教统筹”等思想的整体性、综合性改革探索; 着眼于农村职业教育优质

均衡发展以及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美好愿景的构想与实现。这一美好战略愿景的实现，必须以农村职

业教育社会治理系统的良性循环为前提，以农村职业教育发展社会支持系统的良性支撑为保障，“外

推”与“内生”并进，推进农村职业教育能力建设与良性发展。
(一)农村职业教育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的社会治理

农村职业教育是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全息性复杂系统，它涉及到与之相关的社会政治、经济、文
化等诸多系统。要通过农村职业教育来生动实现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战略，就必须构建好内外协同的

社会治理逻辑系统。社会治理的逻辑系统包括四大治理范畴，即治理成本、治理逻辑、治理体系、治理

能力。其一，治理成本是农村职业教育社会治理的特殊前提，农村职业教育资源匮乏、办学条件弱，因

此，要以最少的成本获得最大的效益，就必须在社会治理中遵循“效率取向”的原则，农村职业教育融合

模式有效整合各类农村教育资源，让有限的教育资源发挥最大的效用，这即是对治理成本的具体考量。
其二，治理逻辑是农村职业教育社会治理的关键，缺乏逻辑的治理是不成组织的治理。社会治理逻辑

涉及到四个具体层面，一是国家层面的逻辑，即“两个一百年”国家理想的驱动式逻辑; 二是地方层面的

逻辑，即农村职业教育融合模式助推地方产业发展、地方产业发展助推农村经济发展的推进式逻辑; 三

是社会层面的逻辑，即学习型社会与终身教育体系建设的生态式逻辑; 四是家校层面的逻辑，即农村学

校为地方服务、促进农村家庭脱贫致富的行动式逻辑。其三，治理体系是农村职业教育社会治理的根

本，治理体系的构建必须在治理成本与治理逻辑框架下才能自成良性互动系统。社会治理体系是基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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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位一体”( 即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 整体系统构建的建设体系，

是农村职业教育能够有效发展的社会治理保障体系。其四，治理能力是农村职业教育社会治理的核

心，能力建设的好坏直接关系到社会治理作用的大小，农村职业教育社会治理能力的关键要素体现在

人力资本与文化生态两个方面，这是农村职业教育助推乡村建设、文化生态助推美丽新农村建设的精

髓与灵魂，没有强大的人力资本与智力资源作支撑，没有浓郁的乡土文化品格与农村文化生态作保障，

新农村建设就缺乏应有的品位，就不可能走向欣欣向荣的美丽景象。
(二)农村职业教育能力建设的社会支持系统

农村职业教育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既要加强教育系统自身的能力建设，注重内涵式发展，更要借

助社会支持系统的外力保障与强力推动，通过社会支持系统提供强大的“外推力”作支撑，才能催生教

育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的“内生力”。国家乡村振兴战略指向“20 字”的总体目标要求，即“产业兴旺、
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农村职业教育必须围绕这一目标要求，在经济、环境、文化、
组织与服务建设方面实现精准人才培养、精准社会服务、精准智力支持。农村职业教育能力建设的社

会支持系统涉及四大范畴，一是国家层面的“制度设计”，农村职业教育既需要顶层设计的国家制度作

保障，也需要完善的国家法律法规作支撑，真正让农村职业教育办学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因此，应制定

针对农村职业教育的国家优惠政策和优先发展战略作支持; 二是地方层面的“投入机制”，农村职业教

育必须强化“政府推动与投入的主体责任”，建立健全明确的经费保障机制，明确农村职业教育最低生

均经费标准，提高农村职业教育的教育附加费投入比例，建立多元化的经费投入机制，尤其是要完善农

村职业教育的运行机制，让农村职业教育从短效的“输血”机制变为长效的、可持续发展的“造血”机

制; 三是企业层面的“合作模式”，农村职业教育必须深化产教融通与校企合作，推进校企“双元联动、双
赢互惠”的协同育人模式，可以通过构建“双招”( 招生与招工) 、“双聘”( 校聘与企聘) 、“双证”( 毕业证

与资格证) 、“双培”( 培养与培训) 、“双师”( 教师与技师) 与“双办”( 校办企与企办校) 的“六个双”合

作模式，让校企共同参与到农村职业教育中来，真正成为办学的双重主体; 四是家庭层面的“基地建

设”，农村职业教育融合模式必须依靠“校园基地”“庭园基地”与“田园基地”的建设来实现“产教融通”
与“工学结合”，“三园基地”的建设均需要家庭即农户的参与和支持，农户既是农村职业教育的受教育

者，也是农村学生参与农业生产与劳动实践时的教育者，因此，农村职业教育也需要家校合作，共建家

校协同育人模式。
(三)农村职业教育精准扶贫融合模式与乡村振兴的美好愿景

农村职业教育融合模式是农村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核心载体，体现了“农科教统筹”“普职成统整”
“产教融通”“教劳结合”等融合逻辑，其着眼点是农村职业教育的精准扶贫，精准扶贫的战略愿景即是

乡村全面振兴，通过乡村振兴战略，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这就是农村职

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战略思维与社会使命。农村职业教育在融合逻辑框架下必须体现“协同育人”与

“协同服务”的特色职能，必须为农村培养实用人才，强化为农村产业发展与经济建设服务的职能意识。
其职能的实现，需要以农村职业教育精准扶贫融合模式为桥梁，在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行动上聚焦于

“四大愿景”，即“文化兴村”“人才强村”“产业助村”与“生态建村”。
1． 文化兴村。新农村建设美丽景象的实现在于文化品格的提升。农村职业教育融合模式通过统

整农村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加强农村学校基础建设，使农村职业教育真正面向农村人，面

向农村社会，增强农村职业教育的全面性与全息性服务功能。不仅如此，农村职业教育融合模式还需

要在农村社会环境、社区活动、文明风尚与法律法规等方面充分统整学校教育、家庭教育与社区教育，

通过“四位一体”( 即环境文化、行为文化、精神文化与制度文化为一体) 的农村文化体系建设，以教育

促文化，以文化促发展，提升农村社会的文化治理能力，让农村焕发出有乡土文化气息、有文化生态活

力、有淳朴乡土风情的生机勃勃的新风貌。
2． 人才强村。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的实质是实现农业的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的根本在农村教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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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农村教育现代化归根结底在人的现代化，因此，新农村建设的根本保障是人才培养。农村职业

教育融合模式充分遵循“升学有基础，务农有技术”“不求人人升学，但求人人成功”的教育理念，坚持

“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教育方向，通过综合性课程的设置，有效助推产与教的融合，并以“工学结

合”为具体手段，使理实一体化得以实现。基于此，农村学生既能学习农业生产技术，又能学习升学所

需的普通文化知识，从而成长为有文化、懂技术的复合型人才与高素质的新型农民。通过农村职业教

育融合模式精准培养人才、精准服务社会，能够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教育精准扶贫，为乡村振兴提供强有

力的人力资源与智力支持。
3． 产业助村。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的“命脉”在农村产业发展，“产业助村”是建设新农村的关键

环节。没有农村产业的兴旺繁荣就不可能有乡村振兴的全面实现。农村职业教育融合模式，通过课

程、课堂、基地、产业、农校、高校“六联动”的运行机制，为学校带来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对农民脱贫致

富和企业良性经济链的形成，都起到了最坚实的支柱作用。从学校来看，最直接的经济效益是校园基

地种植与养殖等校办产业的经济收入，最明显的社会效益是由此辐射带动农村产业发展所产生的广泛

影响; 从农户来看，学校的技术指导和市场共享信息成为农民增收的重要因素，技术改良和农产品销售

的市场导向也能为农户脱贫致富提供智力支持; 从企业来看，“校企合作”“校农合作”的运行过程可以

形成稳固的农产品“开发———推广———生产———加工———销售”的农业经济链，由此推动农村经济社会

向产业化、集约化、现代化方向发展，提高了新农村建设与发展的速度。
4．“生态建村”。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必须体现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生态美景，这需要

“三大生态”即文化生态、环境生态和政治生态的整体建设与协同发展来支撑。首先，农村职业教育融

合模式通过“农科教统筹”“三园基地”建设以及学校、家庭与社区三大教育功能的协同整合，能够引领

新农村文明风尚的形成，弘扬地域文化精华，传承优良民俗文化，让农村文化生态呈现欣欣向荣的景

象; 其次，农村职业教育融合模式通过“普职成统整”与“三园基地”建设，能够整合农村教育资源，做好

新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整体设计，加强新农村田园风貌建设的系统规划，凸显新农村环境生态之美，让

基础设施建设成为美丽新农村的生态名片; 最后，农村职业教育融合模式并没有忽视新农村灵魂工程

的建设，通过“普职成统整”以及学校、家庭与社区三大教育功能的协同推进，在普通教育的思想政治课

程、职业教育的政治思想与职业道德课程、成人教育的时政学习课程以及家庭社区公民道德教育课程

的齐抓共管中，农村政治生态建设紧跟乡村振兴的整体步伐，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与管理提供了先

进的理论指导与思想启迪，确保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思想灵魂之美。因此，农村职业教育走“生态建

村”之路，协同推进文化生态、环境生态和政治生态建设，有助于实现农村职业教育精准扶贫与乡村振

兴的重要战略愿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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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China，the revitalization of rural vocational education should be the core of the rural revi-
talization and construc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 TPA)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this study deals with the vision and reality in Chinese rural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five proposed strategies．
Based on the idea of the integration of general education，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adult education，and the
combination of agriculture，technology and education，the study proposes a comprehensive secondary school
model． This model would help prepare rural students with solid knowledge and skills when they graduate，to
ensure other students are competent in farming and other jobs． Furthermore，the model also reflects the idea
of“generalized vocational education”and“vocationalized general education”，the idea of comprehensive
based education and lifelong vocational education．

Keywords: rural construction; rural vocational education;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integrated mod-
el; rural revit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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